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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敵為師：瞭解中國對非洲的援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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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與台灣在非洲的外交關係的競爭是

相當有趣的主題，而我的研究特別從農

業援助的面向切入。援助是中國以及台灣對

非洲關係中的重要一環，且在兩岸外交中持

續一甲子不墜，也在台灣對外援助資金中佔

了非常大的一部分。因此從援助的角度出發

可以看出中國、台灣援助方式的特色，以及其

未來走向與風險。 

  我們可以發現在 1980 年代以前中國與台灣

一樣在對於非洲的援助僅從「贈與」的角度出

發。然而自 1980 年代後，中國由於自身資金

短絀，便開始改變援助的方式，而以「援助」

之名引入中國資金及企業。然而以這種形式

所形塑出的援助模式，往往比單純的「贈與」

模式來得持續且長久，這樣的模式當然亦隱

含著風險。面對中國這樣外交的形式，台灣在

對抗與批判之餘，也有借鑒的空間。 

中國的窮國經驗與具其特色的「援助」外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國早期對於國內貧困地區發展的協助，

也就是所謂「扶貧」多是向貧困地區直接輸入

資金與資源，然而一來國家的資源有限，二來

這樣「救濟式」的扶貧方式往往意味著越救越

窮──貧困地區並不一定願意「成長」而是選

擇繼續「貧困」享受救濟的優惠。因此中國政

府逐漸嘗試在貧困地區引入工商投資，透過

這種「開發式」的扶貧──開發自然資源或人

力資源，藉由提高生產力來促進當地的經濟

發展──進而改善當地生活水準。這樣的扶

貧經驗在中國從 1980 年代並於 1994 年成為

一種政策而全面推展。 

  這樣的概念因而影響中國對外援助的方針，

過去「救濟式」的外援方式往往流於浪費──

在資金挹注後僅有暫時的成效，但於受援國

接手後便迅速的傾頹──因此中國將投資、

營利與報酬的概念置換於援助之中，這意味

著資金提供國將持續的介入受援國的組織管

理以鞏固經濟援助的成果。乃至於這樣的組

織管理透過中國企業的進駐，使援助的資金

從中國政府到中國企業手中而非由受援國的

政府或民間單位控制。 

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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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商業利益與援助的結合，使得「援助」

不再是單純的撒錢行為，而是意味著「有利可

圖」包含了貼息、投資、貸款等手法，於是援

助外國的資金，在有著援助的美麗外衣的同

時，其實正有著壯大本國企業發展的實質內

容。而這樣以營利作為核心的援助，自然不帶

有任何的「政治條件」，相比之下，過去西方

各國的援助經驗往往會因為政治或人權等因

素納入是否援助的考量。 

  而這種投資方式更因為中國以「開發中國

家」的名義自居而更有了道德上的正當性。這

樣的道德宣示不論是在 2011 或 2014 中國對

外政策的白皮書上都能看到，對其而言，「援

助」並非是一種富國對窮國的施捨，而是一種

窮國協助窮國的南南合作，窮幫窮的模式，然

而這也意味著中國也亟欲透過這種方式擴大

其於全球的影響力。 

  相比下，台灣的援外經驗便幾乎來自過去

於冷戰時期接受美國每年約當時一億美金的

援助而來，對非洲的援助理念亦然以「富國」

對國際社會的感謝與回饋的心態出發。這與

中國的自力更生或是「窮幫窮」的經驗便有著

極大的差距。 

中國的非洲援助 

  如前述及的救濟式扶貧，中國對非洲的援

助便是從「受迫民族」互相幫助的革命情感開

始的。而這樣的革命意識也表現在中國外交

官對非洲經濟獨立的關懷上，對西方剝削非

洲原物料時有批評。然而這樣的援助並無法

從根本上解決非洲本身的諸多限制使其農糧

生產成本過高的困境，其效果如曇花一現。 

  在 1980 年代後，一來中國改革開放使其國

內亟需資金而無暇外援，二來國內的扶貧經

驗使得這樣對外的援助也在「平等互利」的情

況下開始期望得到實際上的經濟利益──是

一種「窮幫窮」的實踐。因此過去批判西方剝

削非洲的熱情消失，中國開始千方百計的試

圖在非洲找尋有利可圖的商業形式，不論是

開發森林或原木外銷，這在過去被指責為殖

民式的剝削，但現在卻開始被塑造成新時代

的經濟合作典範。 

  申請貼息貸款中的利息是以中國官方資金

繳付，然而貸款本身是不折不扣的企業投資

行為。雖是投資，但中國企業於非洲所繳的稅

金和創造的工作機會，使受援國打消外債，中

國企業也進入非洲市場，卻因此成為中國營

造與非洲共同發展的活廣告。投資與援助帶

動經濟，有益於當地發展，使非洲著名的反中

政治人物都必須低頭。總結中國援外轉型的

意義就在於謹慎使用外援款項，公帑交由企

業評估效率，企業在還款壓力下須依市場原

則經營，才可能永續發展。投資與援助結合使

北京不悖「窮幫窮」的初衷，精算收支，受援

國獲益的同時，中方也要獲益。反之若中方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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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獲益，受援國也無法白拿。 

  然而這樣的行為卻引起質疑，無論是歐洲

或非洲本地學者對此將「商業行為包裝成援

助行為」多有批判。投資是商業行為，資本家

要自私地考慮獲利，和援助的無私性有根本

差異，本來便不應有過多的感謝，然而中國的

官方宣傳總是將自己擺在一個援助者和利他

主義者的角色。這種國內與國外的平行宣傳，

使中國確立了一種非洲人需要被幫助的形象，

進一步形成貧窮的非洲人對中國獲利表達感

謝的特殊邏輯，使當代中非經濟合作在中國

詮釋下，盈利與慈善變成同一回事。 

陷阱與挑戰 

  中國如今常面對著「殖民主義」的批判，這

樣的指責往往來自西方，而特別針對的便是

中國特色的援助方式。如果將剛剛敘及的脈

絡繼續延續，我們可以發現，中國官方對受援

國的貸款與融資都不是無償的贈與，或許在

免除利息的面向上可以算是一種優待，但終

究有需要歸還本金的一天。 

  因此當借貸國政府無法繳納其所約定的金

額時──正如欠債便須還錢那般──借貸國

便必須以實物抵債，或以債權轉股權的方式

使中國企業取得營運權等方式清償債務。然

而若我們將視野放回過去我們可以發現中國

於 1980 年代已有如此處理受援國債務的方式，

由於受援國於當時向中國貸款購買的建設或

工廠在移交後普遍效率不佳，無法達到當初

預期之經濟效果，為了打消債務，便會讓中國

企業取得營運權。而該中國企業因為自負盈

虧，在為了獲利下，必然因此提高效率。這種

處理受援債務的方式，也是讓中國開始走入

第三世界國家的主要策略。 

  然而這同時也是西方等國對於中國會以

「殖民主義」批判的原因，一方面由於中國對

於信貸審核的不嚴格，相比於西方國家不論

是單純的救濟或者商業投資，往往會對於信

用的審核較為嚴格；相對之下，中國會更願意

放款給被認為是風險較高或信用較差的地區、

國家或銀行，而也因此中國的做法便會被認

為是一種提供給貧窮國家的貸款陷阱。 

  另一方面，這同時也是因為中國的崛起是

種試圖建立起國際秩序體制的嘗試，這種情

形下，中國的「開發式援助」的行為便不是那

麼的毫無政治因素，而是介在純然的商業考

量與純然的政治援助之間游移的產物。因為

純然的商業行為並不會樂意自己所借貸出去

的資金擁有如此高無法收回的風險，儘管就

中國的情況而言，其實際運作的資金多半並

未離開中國，而是在中國的官、商之間流動，

提供給借貸國的是工程服務與建設，然而投

資而無法回收的風險依舊存在。因此事實上，

真正擔心債務的恐非借貸國，而是身為放貸

者的中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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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約從 21 世紀開始，中國逐漸以大規模的貸

款帶動其過剩基礎建設產能的出口，若以 20

年的償債期而言，2020 年開始應開始進入償

債的高峰期，若借貸國無法順利償債，必然會

對中國的金融系統帶來巨大的壓力。以現今

的償債方式而言，已遭受到各方的壓力的中

國，未來可行的方式便是調整承諾、價格與放

款，然而不論是「一帶一路」或過去受到貸款

「援助」的非洲國家，多半需要面對其民主制

的挑戰。以馬來西亞為例，於 2018 大選後便

開始積極檢討過去執政者與中國簽訂下的合

作合約，中國面臨到的困境便是不僅沒有收

獲友誼，更需要面臨投入數百億美金的資金

難以回收的難題。更糟的是中國不只僅有這

樣一個合作案，而是許多的借貸國都不斷賴

債與要求重整債務或重新簽訂合約。 

  而中國於近年中非論壇上對於援助的含糊

其辭，一方面在吸引西方媒體的砲火的同時，

一方面也暗示了中國其「新殖民主義」的無力，

這其實便是金錢的問題──不論是借貸或投

資的回收風險──均使中國面臨到輸出其基

礎建設與秩序體制的障礙。 

結語 

  隨著中國的國力上升，台灣於非洲的邦交

與影響力便逐漸下滑──至今僅存一名邦交

國（以及一名尚未獲國際普遍承認之國家）。

然而我們可以注意到至少在檯面上，中國並

非是一昧的撒錢，而是試圖以投資或言「援助」

的方式來幫助對方以及取得利益。這樣的中

國經驗儘管隱含著某種程度上殖民主義的批

判，然而以台灣的國際地位，就算與債務國有

所糾紛，亦不會被認為具有殖民的意圖。因此

透過擴大市場，影響並提升對方經濟的運作

模式，而非僅為純然道德上的援助方式才有

可能使受援國走得長久，而這方應為我們鞏

固邦交的主要戰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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